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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车是上世纪中叶流行在农村的一种

运载工具遥 下面是个铁制轱辘袁上面安着木

制的车身遥 把东西放在车厢里袁人撑着前面

辕杆里拉袁很是便利遥 送粪袁拉柴尧运东西全

靠它遥 那时的经济条件有限袁能置得起平车

的家户很少袁一个几十户人家的生产队不过

几辆遥我家兄妹 6 个袁全凭父亲养活袁一直是

欠款户袁根本置不起平车遥
1971 年袁我在村里的七年制学校毕业袁

再没有学校可上袁只好回村劳动遥 见别人拉

平车那股神气劲袁很是眼热袁吵着让父亲买

一辆遥 父亲叫我好好干活挣工分袁有了钱就

置遥年底袁队里分了下一百多块钱红遥父亲二

话未说袁到镇上花了八十多块钱扛回一副平

车轱辘袁请人锯掉院里的老榆树袁赶配上一

个车身遥父亲还特意让村里的铁匠给车身上

配上全套铁制的钩斗马眼遥 第二天清晨袁我
兴奋地拉起崭新的平车走出家门袁随着车身

的颠簸袁 钩斗马眼发出咣当咣当地声响袁骄
傲地荡漾在寂静的巷子里遥走到领活的大槐

树下袁乡邻们呼拉一声围上来袁无不啧啧称

赞袁露出羡慕的目光遥
那时袁家里有辆平车袁比现在有辆奥迪

还要风光遥 在队里劳动袁 一个平车顶半个

男劳力袁每天记六分工遥 生产队长派活时袁
首先把平田平地尧 运送秸杆等活派给有平

车的人遥 上地时袁我拉着平车袁乡亲们总是

众星捧月般地跟在平车后面曰干活时袁我又

是撑平车辕的不二人选袁 干活的人都要听

我指挥曰收工后袁几个要好的伙伴便跳上我

的平车回家遥 无形中提高了我在乡亲们心

目中的身价遥
当时袁生产队里虽然实行的是评工法遥

但对于一些容易量化的农活袁 一般都采取

记工法定额法遥 诸如运粪尧拉土等活计袁便
实行定额法袁 这些活非有平车的人莫属遥
由于长期劳动锻炼袁我发育得早袁十六岁就

长到一米八几袁长胳膊长腿袁浑身有一股蛮

劲遥 也很单纯袁只想多挣些工分遥 只要一有

定额活袁便抢着干遥 每年开春后袁队里让几

个有平车的往白茬地里送粪遥 翻过的地很

暄袁装满粪的平车碾在地里袁车轱辘便陷入

地里遥 一般人拉不动袁 只能与另一个拉平

车的结成对袁你帮我推袁我再帮你推袁很是

熬时遥而我却不用别人帮忙袁一个人能把粪

拉到地里遥为啥我比别人高出一筹钥除了年

轻力壮袁还掌握了一些窍道遥 拉第一趟时袁
有意装些分量较轻的马粪遥到地头前袁加快

步伐袁两手紧握辕杆袁腰腿肩并用袁全力冲

刺袁一口气就能冲到地的另一头袁辗出两道

直直的辙遥 之后袁稳稳地把住辕袁沿着辙印

辗袁几趟过后袁就能辗出一条路遥 为此袁节

省了不少时间袁别人每天拉十趟袁我能拉十

五趟遥 有一年袁
村 里 在 村 东 面

的 涑 水 河 河 滩

里填土造地遥 需

要 在 村 南 三 里

多 远 的 南 坡 上

拉土填地袁定额

是每车三分工袁
村 里 二 十 多 辆

平 车 全 出 动 干

此活袁我当然不

会放过好机会遥每天天不亮就开始拉土遥为
了赶时间袁来回一路小跑袁一直拉到荒天摸

黑袁每天能拉二十趟袁至少要跑一百二十多

里袁挣六十分工袁等于一个男劳力干六天活

挣的工分遥在回村干活的几年里袁我与平车

结下不解之缘袁平车使我如虎添翼遥每年我

都能挣五千多个工分袁相等于两个男劳力遥
加上我父亲和哥哥挣的工分袁 我家成了全

队挣工分最多的家户袁 到年底竟能分到好

几百块钱遥光景明显地好起来袁添置了自行

车尧缝纫机袁盖了三间西屋袁还为哥哥娶了

媳妇遥
村里的民风很是纯朴遥 邻居们磨面尧往

自留地里送粪袁到镇上买煤等袁免不了向我

家借平车遥 父亲总是有求必应袁有时还让我

拉着平车给人家帮忙遥 我不解地嘀咕院让他

使平车就够意思了袁还得贴赔上功夫遥 父亲

数落我院咱家还有啥钥人家来借用咱家平车袁
是看得起咱遥 别磨蹭了袁快去吧遥

每到春上袁村里有不少家户盖房遥 盖房

少不了用土坯遥 村子地处河槽袁盖房户都要

请人在离村子三里开外的南坡上打土坯袁再
请人把土坯从南坡上拉回来遥由于我家有平

车袁我又是三村五里有名的野彪汉冶袁免不了

野问冶我帮忙拉土坯遥 当时给别家帮忙袁只在

主家吃饭袁没有给工钱那一说遥 我总是有求

必应袁 连人带平车无偿地给人家拉几天土

坯遥 渐渐地在村里落下野好说话冶的名声遥 村

里人实诚袁总是记着别人的好处遥 我到外面

工作后的几十年里袁 我只要一回到村里袁一
些年纪大的人都展开笑脸袁 热情地嘘寒问

暖遥 想必他们一定还记得袁我是个给别人帮

忙不惜力气的人遥
那时袁队

里 分 的 粮 食

只 能 够 吃 半

年的袁过不了

年 家 里 的 瓮

底就朝天了遥
所以袁村里人

一到农闲袁都

想 法 子 外 出

赚点现钱遥 收

过秋后袁我听

说横水镇上的棉站雇人用平车往三十里外

的东镇火车站运送棉包袁一包给五毛钱遥 觉

得这是个好机会袁 就托熟人揽下这营生袁和
村里几个有平车的人结伴运送棉包遥头一回袁
我往平车上装了十个棉包袁 站上的工作人员

担心地问我院别人最多装八包袁你咋敢装这么

多袁一个棉包一百五十来斤袁这一车足有一千

五百多斤袁你能拉得动钥 我笑答院钱眼里有火袁
多拉一包能多挣五毛钱呢遥 装好棉包袁从横水

镇上路遥 由于平车负荷超重袁我两条胳膊紧攥

着辕杆袁脚尖狠劲蹬在地上袁肩上的背带几乎

勒在肉里袁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袁脸上的汗水嘀

答嘀答地砸在地面上遥 遇到上坡袁一个人根本

拉不动遥 几个人便停下来袁一人在前面拉袁几
个人在后面推袁把一个平车推上坡后袁再折回

来帮第二辆上坡遥 足足花五六个钟头袁才把棉

包拉到目的地遥 天黑返回家里袁累得连动都一

想动一下袁但一想到能挣五块钱袁心里就觉得

值遥 第二天大早袁又拉上平车到横水重复着昨

天遥一冬天下来能挣五六百块钱遥钱一到手就

急切切地掂上布袋袁 到横水集上买些玉茭高

粱袁糊全家人的口遥
有一年袁 棉站上暂时没有棉包可拉袁断

了活路遥 有个年长邻居问我院县土产公司找

人从县东的磨里峪大晋堂往横水火车站上

拉木炭袁一斤二分五袁你敢不敢去钥我眼睛一

亮院咋不敢浴 当时袁我连县城都没去过袁根本

不知道磨里峪在哪儿袁有多远钥 但一听说能

挣现钱袁劲就来了遥
头天下午袁我和两个邻居结伴往馍布袋

里塞了几块玉茭面蒸成的方糕袁拉着平车到

县城借宿遥第二天天不亮袁广播一响袁我们就

爬起来袁拉着平车出县城沿路往东袁翻了两

座沟岭袁来到磨里峪峪口遥 问当地人大晋堂

还有多远钥 回说还有四十里遥 我们仨人顺着

沟底的乱石滩袁不知趟过多少水袁转过多少

弯袁上过多少坡袁一直走到天完全黑下来遥一

问袁离大晋堂还有五里遥 只得沿着陡峭的土

坡再往上爬遥 到了木炭窑上把木炭装好袁问
木炭窑的人有没有住的地方钥 对方答院旁边

玉茭地里有个窝棚袁你们就在里面将就一夜

吧遥我仨摸到窝棚里袁擦着火柴一照袁地下铺

着一层玉茭杆遥 便和衣躺在上面袁用玉茭杆

裹住身子睡了一宿袁第二天拉着木炭下山返

回遥下坡时袁土坡太陡袁仨人用肩膀扛着平车

的辕杆袁一步一步地往下放曰上坡时袁仨人使

尽全力把沉重的平车一点一点用上挪遥到天

黑把木炭运到绛县城遥第二天又拉到横水火

车站遥一结算袁挣了二十三块钱袁相当于干公

职人员一个月的工资遥此事立即在全村引起

轰动遥不几天袁又有几个人步我们的后尘袁去
磨里峪拉木炭遥想不到有一个人下坡时滚了

坡袁摔断了腿遥父亲知道此活太危险袁硬劝住

我不让再去遥
那些年袁 小平车成了我形影不离的伙

伴遥它承载着全家的希冀袁创造了不少财富袁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的岁月遥

之后袁我参加了工作袁离开老家袁平车

又成了弟弟的最爱遥土地下放后袁家里买了

小四轮遥地里的农活逐渐被机具所取代遥吃
香了多年的小平车被冷落到一旁遥 我回到

村里老家袁 抚摸着平车被汗水浸得黑油明

光的辕杆袁嘱咐弟弟院平车是咱家的功臣袁
可不能把它毁了遥 弟弟郑重地点点头遥 至

今袁 四十多年高龄的平车仍然被珍藏在家

里袁 成了全家

人的念想和历

史的见证遥

拉 平 车
阴 刘玉栋

随 笔

我县南樊地区有两棵古树尧神树遥 一棵是中堡村

的唐槐袁一棵是南柳庙的春秋古柏树遥 唐槐树八百多

年了袁现在已经腐朽倒了遥 南柳庙春秋古柏和圣人孔

子一样大袁二千八百多年了遥 传说和山西

太原晋祠周柏是同时期的袁南柳泰山庙古

柏比晋祠周柏还要粗壮遥敢说我县南柳泰

山庙古柏是天下第一遥 这棵古柏就长在南

柳庙里遥
当年南柳庙有个舞台袁舞台柱子上有

副对联野把往事今朝重提起袁费工夫明日

早些来遥 冶
南柳庙里有殿袁 古柏长在殿的前面遥

树干壮硕袁叶茂根壮袁树枝繁荣袁遮天蔽

日袁四五人合抱不住袁雄姿美态袁古柏树上

还长出一苗小槐树遥
是庙老袁还是古柏树老钥 南柳人都说袁

先有古柏袁后有古庙袁当然也无人认真去

考究遥南柳庙也叫泰山庙遥当年是南柳村尧
北柳村尧赵村尧吉峪村尧范柴村五村联合修

建的遥
南柳庙会可火红了袁我小时候随父亲

多次到南柳庙赶会袁那时没有电袁逢会时

用上了小发电机袁 留声机带个广播喇叭袁
喇叭就安在古柏树上袁 见喇叭会唱歌袁看
不懂就憨傻的问人袁那些人也不懂袁说那

喇叭里有人遥
我到南樊镇工作时常去南柳庙看看袁 那棵古树

下常年四季有许多香客来这里烧香磕头袁拜树求药袁
古柏上缠绕着一些红布袁 我也多次站在古柏下鞠躬

敬礼袁以示对古柏的虔诚和崇拜袁祝愿这颗神树万古

长青遥
南柳庙的几个殿都旧了袁烂了袁南柳庙大舞台在

文革时拆掉移到南樊了袁 后来县上在南柳庙里盖了

几排房子袁说是建示范学校袁要在庙里培训教师遥

就在盖房屋时袁为了省劲省力袁工地负责人指挥

工人将石灰渣全部堆放在古柏树下袁十年袁二十年袁
三十年袁古老的柏树身受石灰腐蚀和浸害袁慢慢地开

始干枯走向死亡遥
一九九五年有几个老百姓到镇上向

我反映南柳庙古柏死亡的事袁强力要求当

年建校负责人要负刑尧受罚尧撤职遥
我和南柳村干部王全喜几人上到南

柳庙看时袁那棵古柏树枝枯叶落袁已看不

见昔日绿色的生息了遥 我走访了县林业

局尧文化局尧县政府袁这些领导们很支持抢

救那棵树遥 这时有个专家说那棵古柏早已

经死了袁那几个绿枝只是吸收着它本身的

水分遥 后来我生病离开了南樊袁抢救南柳

庙古柏的事搁浅了袁眼看一棵古树尧神树

就这样干枯了袁死掉了袁我的心常有揪人

的隐痛遥
二 O 一三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袁又是

南柳庙逢会日袁我又去了南柳庙遥 南柳村

在村里建造了好舞台尧大舞台袁他们举行

仪式敲锣打鼓袁全猪全羊在南柳庙古柏下

迎神进村遥
古柏真的没了绿枝繁叶袁粗大的古柏

树上还有几条红布袁 树下还是香火不断袁
有一条老舞台对联石条野把往事今朝重提

起冶平躺在枯树下袁我站在古柏旁想起茂

盛的古柏时袁我流泪了袁我悔恨袁我有责遥
如今国家投巨资重修南柳庙袁施工已告一段落袁

不久古庙将重现辉煌袁原先的古柏已无生命迹象袁只
留下挺拔的躯干让人无不惋惜袁最近我去南柳庙看袁
发现在庙殿后边袁 又一株

柏树长大了袁 据说也有近

千年树龄袁 让人又看到南

柳庙绿色的希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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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的冬天

十七尧八岁的我们

风华正茂

离开首都北京

奔赴晋南的绛县

以实际行动

落实毛泽东主席的

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很有必要冶的指示

谱写人生壮丽的诗篇

我和二十五个知青同伴

落户在南樊镇吉峪村

开始了农事劳动

农家生活的体验

支锅 取柴 烧火

切菜 熬粥 煮饭

锄草 下种 施肥

割麦 收秋 摘棉

农情 农事 农活

都让我们一样一样

饱野尝冶了个遍

战天斗地学大寨

誓让旧貌焕新颜

革命的口号 铿锵的誓言

激励着我们时代青年

勇往直前

学习要要要实践要要要学习

实践要要要学习要要要实践

在广阔的天地里

在三大革命斗争中

我们由野五谷不分冶
变成了行家里手

由野四体不勤冶
成长为名符其实的庄稼汉

后来 虽然我们陆续返京

但那段短暂的磨砺

让我们懂得劳动创造一切

真知来源于实践

弹指一挥四十年

回顾往事 联想翩翩

插队的短暂岁月

是利剑的磨刀石

是净化灵魂的清泉

是端正人生观的领航线

是催生正能量的加油站

我们要将那段精彩的故事

传递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让那段激情的插队岁月

溶化成开拓新时代

永不熄灭的火焰

渊注院 三大革命袁 指阶段斗

争尧生产斗争尧科学实验冤
作 者 简 介 赵萍袁 女袁

1949 年生袁1968 年在绛县吉峪

村插队袁1971 年返京袁先后在铁

道部三局尧 光明日报社工作袁现
退休遥

难忘的插队岁月
阴 赵 萍


